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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拔腿飞快地向山上奔跑而去

拔出枪准备冲出去的我停住了脚步，他
的话让我吃了颗定心丸，看来刘声涛还没有
暴露。我暗自惊喜，重新趴在草丛中，屏住呼
吸，悄悄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一个士兵跳到山药坑上，用带着刺刀的

长枪在药坑周围的丛林中东挑一下西刺一
下。我死死地盯着他，唯恐他将目标
转移到刘声涛藏身的山药坑。由于
没有收获，士兵们开始骂骂咧咧着。
这时，那个一直站在土坑上的士兵
突然将身体转向坑内，慢慢举起刺
刀，准备扎向坑中……就在这千钧
一发之际，我顺手抓了一个小石子，
使劲抛向森林。

只听“砰”的一声，落在树林中
的石子发出了响声。“有情况，给我
追。”粗嗓门男人大声地吼道。看着
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终于舒心地喘
了口气。就在这时，一个士兵突然转
身向药坑走来。三步、两步、一步
……那个士兵已走到药坑的边缘。
我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莫非他已
发现刘声涛藏身之地？我不能再等
了，匍匐着向前……就在我拔出枪
瞄准那个混蛋时，我看见那个士兵
往药坑中撒着尿。士兵们走远后，山谷再次归
于沉寂。我冲到药坑旁，发现整个药坑全都被
树叶填得满满的。聪明的刘声涛用树叶子将
自己的身体遮盖住了。
一股恶心的尿臭扑鼻而来。我强忍着，用

手将树叶子掀起，小声叫着：“出来吧，刘队。”
刘声涛“呼”的一声从树叶中站起来，满头满
脸湿漉漉的。他抖落了一下身子，对我说：
“快、马上离开这里。”他拉着我的手向山上跑
去。当我们远离了那个恐怖地带，刘声涛才将
紧紧抓着我的手放开。“钟语琳。谢谢你救了
我。要不是你急中生智地将石子扔到树林中，
恐怕我现在已经死在这伙毒贩的屠刀下了。”
我得意地冲着他笑了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
张被尿打湿的字条。急忙将它打开。纸条上留
有模糊不清的字迹，仔细看，发现唯有几个字
迹还依稀可辨：时间：!月 "#日夜晚……途
经路线：三岔路口、小青溪、黑峰脚、交货地
点：未知、接头人：未知。（此案后被公安部定
为!!""##大案）

刘声涛看了我一眼，会心地笑了，他掏出
手机打算向王队汇报，却发现没有信号。“什
么鬼地方？电话都打不出去。”刘声涛暗自骂
了一句。我也掏出手机，试了一下，依然打不
出去。“钟语琳，十万火急，我们得马上赶到山
顶那里或许会有信号。”刘声涛边说边拔腿飞
快地向山上奔跑而去。我紧随其后。

在山顶上，刘声涛终于与王队取
得联系，并请求派兵援助。王队答复：
“好，干得不错。你俩马上赶赴三岔路
口守候，我另派两组队员，分别赶往
大湾江和黑峰林。”“是，队长。”刘声
涛向队长说道。我和刘声涛即将守候
的三岔路口，地势险峻、山高路险，并
且与国界仅一山之隔。由于特殊的地
理位置，曾多次被金三角贩毒团伙作
为贩毒的必经之地。对这个置身于深
山老林中的三岔路口，我早有所耳
闻，从前我们支队很多男队员就经常
被派到此地堵截来自金三角的毒品。
而我却是第一次到此执行任务。

我和刘声涛观察着四周的地形
地貌，寻找着最佳蹲守地点。只见刘
声涛的眼睛闪亮，顺着他的目光，我
看见浓郁树林背后有一棵盘根错落、
枝茂叶盛的大青树傲立于此。“会爬

树吗？”刘声涛问我。“没问题。”我答道。“就
它吧。”“钟语琳，今天的任务已完成，可以休
息了。”刘声涛看着我说道。
这时，太阳已渐渐滑落进了山谷。走了一

天路，我的肚子再次叫唤起来。刘声涛将包里
的火腿肠、面包分给我一些，我俩就地坐下，
狼吐虎咽起来。起风了，风从南向北刮过来，
越刮越猛。寒冷使得站在风中的我浑身颤抖
起来。刘声涛走近我，将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
来披在我的身上。一直以来，和他一起时，我
喜欢不停地工作，最怕的就是没事时单独面
对他。为了躲开这一尴尬局面，我一人离他而
去，走进了森林中。自从知道他结婚，一种莫
名的烦恼不停地萦绕着我，令从前活泼快乐
的我仿佛变了个人，我不再喜欢热闹，不再喜
欢聚会，只喜欢独自一人发呆。工作时，我会
忘了那份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
没事的时候，莫须有的烦恼会莫名地滋
生———也许这就是我一直不想单独面对他的
原因。可是，今天看来是在所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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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 ! #"决定让我学旦角

刚开始学戏，都要先跑龙套。来到天香戏
院后没多久，老师便叫我穿上红马甲跑龙套，
她让师姐筱素娥教我动作，她在一旁指点要
领。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演的是《孟丽君》中皇
帝身边的一个小太监，我站在舞台上往下看，
吓了一大跳：“怎么密密麻麻一片都是人！”原
来当时的剧场在演出时是不暗灯的，演员在
台上能看清楚观众席。我紧张极了，手脚像是
被缚住了似的挪不开，跟在师姐后面勉强跑
了下来。

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龙套也不是好跑
的，有好几种跑法：如圆场、斜一字、风车斗
等。碰上台词比较多的龙套，比如《王千金祭
夫》中的“法场祭夫”，我演一名衙役，需要在
犯人和老爷薛超之间传话，台词很多，还要
来回走动，有一次我说漏了一句台词，虽然
最后含糊过去了，观众可能也没有在意，我
还是感到很羞愧，下场后都不敢抬头看人。
回到后台，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你怎么搞
的，这几句台词都记不住？下次背熟点！”从
此，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演出前都会把台
词反复温习记牢。不过跑龙套也有受到表扬
的时候，有一次，临时叫我扮个丫鬟，我来不
及化妆就上了台，结果观众说我的表现胜过
化妆的，还送了我一个“粉妹妹”的雅号。老
师听到后很高兴，对我说：“好好用功，这样
才会出山。”

虽然上台演出不多，但我时刻留心每一
个学习的机会。每次老师化妆时，我站在她
边上看，一边帮老师准备演出需要的物品，
一边仔细观察揣摩怎么化妆更能达到扬长
避短的效果。日夜二场戏更是我最好的“教
科书”，看戏不光用眼睛看，更要用心去看，
把主要演员的每句唱词和每个动作都尽量
地往心里记。

那时的剧团演员阵容更换十分频繁，因
为老板觉得观众都“喜新厌旧”，演员搭档久
了，吸引力就会下降。另外，如果老板发现某

个主要演员不好控制的时候，
也会走马换将。当时越剧以演
出传统骨子老戏为主，虽然是
同一出戏，但每个成名演员的
演法都不一样。老师是戏班里
的头牌演员，按照行内规矩，
二牌演员应该照着头牌的戏

路子来演。所以每逢有新的花旦进剧团，总
要先请教我老师：“素娥阿姐，我初次来你们
戏班演戏，请你带带我，给我说说戏。”每逢
老师给人讲戏，指点关节时，我总是在边上
认真地听，几次过后，我也能代老师说戏了。
每逢有人来问，老师常把我叫去说：“彩娟，
你给她们说说戏。”这样边看边学边教，我的
进步很快。

跑了一阵子龙套，我慢慢也能演上一些
小角色了，比如《红鬃烈马》里的代战公主。
虽然这个角色只在最后“大登殿”一折里有
几句唱，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如获至宝。戏
刚刚开场，我就开始化妆，反复研究眉毛该怎
么画，浓淡是否相宜……到最后代战公主上
场，中间足足要隔三个小时。我却不觉得漫
长，反而十分兴奋，自己终于能演上一个有名
有姓的角色，心里特别重视。几句唱腔更是曲
不离口，一刻不停地唱着，最后连我老师都不
胜其烦，忍不住打断说：“好了好了，哪有人像
你这样一直唱的？”我还在小戏《王小二过年》
中演过王小二。几次演出下来，反响都还不
错，此后，老师便常让我以“小小素娥”的艺名
顶替临时请假的三四肩演员。我成了一个“救
火队员”，男女老少，正派反派，缺什么我就演
什么，这对我以后开拓戏路、塑造角色是很有
帮助的。
几个月后，老师要给我定行当了，她觉得

我的脸型小，适合演花旦，就决定让我学旦
角，这样也便于和我的师姐筱素娥配戏。

老师教我的第一个戏是“投军别窑”，
这是她的拿手戏《红鬃烈马》中的一折，我
扮演王宝钏，我师姐扮演薛平贵。老师日夜
两场戏十分忙碌，但她还是抽出上午的时
间给我们排戏，她既教薛平贵，又教王宝
钏，还特别鼓励我说：“彩娟，你好好学，学
会了，我送你一件帔（王宝钏穿的黑帔）。”
我能演上折子戏里的主角，已经十分兴奋，
听到老师的话，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
我加倍努力地学。


